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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有“零
近视”小学的，但在云南群山环抱的山村
中，确确实实有这样童话般的存在。

2022年，我跟同事发现红河州湾
塘小学是“零近视”。今年，我们又发现
了两所同样的学校，它们是位于普洱市
孟连县的腊福小学、戈的小学。这三所
村小凭借每天三小时以上的“超长”户
外运动时间，创造了“零近视”的奇迹。

我们之前做过不少报道，讲述了他
们“零近视”的做法，“湾塘经验”还被推
广到了全国。但对我来说，这三所学校
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思考也未曾停止。

在腊福小学，老师们和孩子们一起
做眼保健操、眺望远处。新华社资料图

“希望他们替我看清”
在这三所“零近视”小学，我遇到了

几位“眼镜老师”，他们让教育呈现出另
外一种画面。

在湾塘小学，校长孙付标的眼镜
腿上缠着胶布。因为天热，他鼻头上
的汗从没消失过。每天清晨6点半，
他都会站在旗杆旁，看着孩子们像小
鹿般晨跑。

“我们学校一直以不戴眼镜为荣，
作为‘眼镜校长’，我很羞愧。”阳光穿
过他镜片上的圈，在晨雾里折射出七
彩光斑。“我的遗憾，成了我的责任。”

“我们这批‘80后’‘90后’，比谁都
懂得失去清晰世界的滋味，都怪小时候
看电视、打游戏、用手电筒看小说。”同
样戴眼镜的语文老师毛合明说，“我一
直觉得，保护好学生视力，是我们这代

‘眼镜教师’最想送给他们的礼物。”
700多公里外，腊福小学的“眼镜老

师”李院平也有同感，“我常拿自己当反
面教材，告诉学生近视的不便。”他摘掉
眼镜，指着远处的青山，“我看不清的远
方，希望他们替我看清。”

最感受到模糊之不便的人，最努
力地为他人争取清晰。我忽然明
白，这些“眼镜老师”是在用自身缺
憾，完成对明眸的守护——他们会陪
孩子们打篮球、羽毛球；他们会教孩
子们耕地种菜；他们会跟孩子们一
起做眼保健操；他们会在阴天开足
教室所有的灯；他们会督促孩子吃
饭不挑食、睡足10小时；他们会把视
力是 5.0（即国际标准 1.0，低于 1.0，
说明视力低于正常标准）的孩子名
字记在本上，默默关心……

教育，既要为孩子指路，还要为他
们守护好看路的眼睛。

铁律悖论
医学研究早已证实，每天2小时以

上的户外运动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良

方，因为阳光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
胺，从而有效抑制眼轴变长，而眼轴过
长正是近视的主要诱因。

这个道理简单如呼吸，却成了现代
教育最难坚守的铁律。就像明知糖有
害，却无法抗拒甜食的诱惑；明知户外
运动重要，却总以各种理由逃避锻炼。

困境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教育
焦虑”推倒第一张，此后是家长担忧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学校担心安全和升学
率……最后倒下的那张，正是孩子眼前
的澄澈。

云南三所小学之所以没有“小眼
镜”，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补习班、没有
学区房、严禁电子产品入校。在校园
中，他们遵循着最朴素的逻辑——让阳
光下奔跑的孩子看得更远。

“多运动有什么不好？孩子们身心
健康、三观正确最重要，视力好是一辈
子的大事，是看见美好世界的基础，做
错题、没考好都是小事。”腊福小学校长
段绍春的话深深触动了我。

原来，最简单的道理最难践行，因
为需要我们与根深蒂固的观念抗衡。

孩子们明亮的眼睛像一面镜子，照
见我们失去的常识。

“放飞”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孩子们测视力，

每个孩子都能看到视力表最后三行，有
的甚至能轻松看完最后一行。每每遇到
这样的小朋友，我都会翘大拇指，不时
说：“太棒了，5.3（2.0），飞行员的视力。”

在戈的小学视力检测结束后，有一
个小男生怯生生地问我：“阿姨，看到最
后一行，真的能去开飞机吗？”得到我的
肯定答复后，这个男孩眼睛亮了，他转
身跑向操场，那个蹦蹦跳跳的身影，兴
奋得仿佛已经触摸到云端。

也许这些孩子还不完全明白，每天
三小时户外活动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
是视力表上5.2（1.5）甚至5.3（2.0）的数
值，更是人生选择的广度。

在当今社会的职业版图上，上百种
岗位对视力有着严苛要求：国防、航空
航天、高端制造与工程、航海与交通运
输……大多需要4.9（0.8）以上的裸眼视
力，而这一数字却像隐形的栅栏，挡住
了不少孩子的梦想。

夜深时，我反复地看摄影记者拍的
“零近视”小学照片，那些黑白分明的瞳
孔里，倒映着蓝天、远山和无垠的未来。

我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放慢一些
脚步，去听一听远山林间传来的欢笑，
看一看三小时阳光中成长的少年？因
为，正是他们，让教育的最本真模样更
加鲜明。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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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通 炕
萨若兰

（中篇小说）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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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以后，辽西大地细雨绵
绵。

这天，柳树营子村来了二十多名义
勇军伤员，他们是在边里与敌人发生激
战而受伤的。那苏图家住进五名重伤
员，被安排在他家厢房里。

义勇军里有一名女卫生员，叫多
兰，正值青春年华，和德力格尔年龄相
仿，看起来文静而稳重。她每次来给伤
员换药，都显得匆匆忙忙，因为二十多
名伤员要靠她一个人护理。那苏图就
安排满德日娃帮忙给她打下手，捎带着
学习一些伤员护理知识。

由于多兰和满德日娃精心护理，伤
员身体恢复很快，多数归队，只剩下几
名重伤员。

多兰给伤员换完了药，好不容易有
了点闲暇，于是看书打发时间。德力格
尔从外面进来，见多兰正在聚精会神地
看《论持久战》，便和她攀谈起来。

德力格尔问她：“书上的那些字你
都认识吗？”

多兰说：“当然认识，我在海州城念
了六年书，参加义勇军以后，高连胜达
日嘎通过黄显声处长还把我推荐到延
安学习过呢。”

德力格尔钦佩地说：“真羡慕你，我
只念过四年的私塾，日本人来了，私塾
就解散了。”

多兰转移话题说：“这阵子只要大
家参加战斗就有人员伤亡，我实在是
忙，想回家看看我阿爸都没时间。”

德力格尔问：“你家在哪儿住？”
多兰回答：“我家原来住柳树营子，

后来搬到诺颜格日住去了。”
德力格尔吃惊地说：“你是桑布王

爷的女儿？你变化也太大了，都认不出

来了！”
多兰笑着问：“那你说是变丑了还

是变好看了啊？”
德力格尔说：“变好看了呗，真是女

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多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德力

格尔早就听说多兰在海州城里读书，没
想到在这里遇见，感到很意外。多兰也
感到有点唐突，她向德力格尔讲起自己
参加义勇军的经过：

在海州城，多兰和同学们参加反日
游行，被日伪军打散，她和同学李小莉
沿着胡同奔跑，迎面遇李伊凡先生，把
她们带到家中隐匿起来。李小莉是李
伊凡先生的女儿，李家迁到柳树营子住
下以后，多兰不愿意回家，就女扮男装
投奔了义勇军。

德力格尔了解到多兰就是桑布王
爷的女儿，失去了一半的热情，对她仅
以老乡相称。因为桑布王爷是他们家
的仇敌，这一点多兰也很清楚。

可是久而久之，德力格尔发现多兰
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很有进步思想，和
她的父亲有着天壤之别。

有时，德力格尔和多兰也谈到她的
父亲，说：“你阿爸和你可真不一样，我
简直不敢相信你就是他的女儿。”

多兰呵呵地笑着说：“可我就是他
的女儿啊，有啥不一样呢？”

德力格尔说：“反正是不一样，你阿
爸太反动了，你最好劝他不要与人民为
敌，勾结日本人。”

多兰说：“我阿爸是我阿爸，我是
我，不能混为一谈。”

德力格尔说：“如果你阿爸继续与
人民为敌，人民就可以把他推翻。”

多兰扭过头去，再也不听了，可她
喜欢德力格尔的睿智、阳刚和勇敢，她
也知道如果两人交往下去，德力格尔和

她的父亲就是一对不可融合的矛盾，而
且这两个人，她哪一样都不能舍弃。虽
然他们之间谁也没说出那个字，但在别
人眼里，他们就是一对恋人。

多兰说：“我阿爸也受伤了，等伤
员们好了，我回家看看他，和他好好谈
谈。”

德力格尔说：“你不用着急劝他，
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转变，实在不行，
咱也救不了他，充其量是道不同不与
之谋。”

多兰说：“我阿爸是个很顽固的人，
如果说不通，我也没办法。”

德力格尔说：“要是那样，你阿爸就
不可救药了。”

多兰终于有了一次回家的机会，陪
她一同回来的还有德力格尔。可是，德
力格尔把她送到她的家门口就回家去
了。

多兰一进屋就撒娇地喊爸爸，桑布
王爷呵呵地笑着说：“哦，你还知道想爸
爸，是吧？”

吃晚饭时，桑布王爷慈爱地看着女
儿说：“你可是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听说
还加入了义勇军，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和
我商量呢？”

多兰解释道：“阿爸，整个海州城都
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椅了，我还能
去哪儿啊？”

桑布王爷说：“回家来啊，一个姑娘
家，就这么在外面野混，成何体统？”

多兰说：“才不是野混呢，我是在抗
日。”

桑布王爷一听抗日这个字眼，生气
地说：“抗日是男人的事，一个姑娘家
的，抗啥日啊？阿爸受伤这么多天，你
都不回来一趟。”

多兰说：“我不是没时间嘛。”
桑布王爷说：“你成天忙个啥啊？搞对

象了？我看你心都长到外头了，还说一
句对付一句的，翅膀硬了，是不？”

多兰受到父亲的数落，再也吃不下
去，把筷子含在嘴里，不做声了。她想
起德力格尔的嘱咐，耐着性子听着父亲
的唠叨，觉得父亲的性格变了，变得和
以前不一样了。

多兰想了想，解释说：阿爸，我心里
不是没有你，只是我参加了抗日，有了
新的人生目标，也有了一些志同道合的
战友，真的是太忙了。

桑布王爷发现自己对女儿的教化
丝毫没起作用，生气地说：“你别老是抗
日抗日的，义勇军就能干过洋枪洋炮的
日本人啊？更不用说那些土枪土炮的
游击队了，饭都吃不饱还抗日呢，尽扯
犊子！阿爸要是不和日本人搞关系，咱
家第一个就被他们端了，还有你吃饭的
地方吗？”

多兰说：“可日本人是咱们的敌人，
你为啥偏偏和敌人交往呢？阿爸，以后
你不要和游击队作对，和那苏图家作
对，免得激起民愤。”

桑布王爷一听，更生气了，大声喊
叫：“那苏图家和你啥关系？你和他家
的德力格尔搞对象了？”

多兰说：“阿爸，我喜欢德力格尔，
至少人家是抗日的。”

桑布王爷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样
的现实，气得直瞪眼，啪地一声一巴掌
打在女儿的脸上，多兰也啪地把筷子放
在桌上，捂着脸离开了家。

桑布王爷试图追回女儿，在后面
喊，可是多兰头也不回就出了大门。

多兰没想到，德力格尔就在大门外
等着自己。

在多兰的鼓励下，德力格尔决定参
加义勇军，他先把多兰扶上马，两人朝
着骆驼山进发。 （待 续）


